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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传播变革与发展
研究: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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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奇点ꎬ将推动人类传播活动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ꎮ 人机传播成为传播活动中的新类型ꎬ并重构人类传播体系ꎮ 人工智能驱动机器成为内容生产

的新主体ꎬ可以低成本、规模化、即时性地生产个性化、场景化的创意内容并直接发布ꎮ 文字交流在传播活动中

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ꎬ人机之间的数字化口语交流成为新的主要传播方式ꎮ 但人机传播的不对等性、信息内容

的不可控性也将持续增强ꎮ 未来ꎬ如何应对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ꎬ将是传播学界与业界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ꎮ
〔关键词〕ＣｈａｔＧＰＴꎻＡＩＧＣꎻ人工智能ꎻ人机传播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４. ０６. ００６

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以来ꎬＣｈａｔＧＰＴ(Ｃｈ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 －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ꎬ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
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和热切的关注ꎮ 仅两个月的时间ꎬ其用户规模就越过了“１ 亿”门槛ꎬ并正快速向

“１０ 亿”级大关迈进ꎮ 特别是随着多模态版本 ＧＰＴ － ４ 的发布ꎬ以及其在机器翻译、代码撰写、图文设

计、视频脚本、对话聊天、综合考试等方面展示出的令人惊艳的表现ꎬ使得 ＣｈａｔＧＰＴ 已经被认为是生成

式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事件ꎮ 众所周知ꎬ技术是信息传播和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ꎮ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方面显露出的卓越能力和巨大潜力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ꎬ这预示

着内容生产、信息交流等传播格局的重塑ꎮ 如何解读 ＣｈａｔＧＰＴ 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传播领域带来的

生态级变革ꎬ将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命题ꎮ〔１〕

“数字革命三段论”认为ꎬ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ꎬ而是随着技术迭代不断升级ꎬ首
先是传播方式变革ꎬ其次是生活方式变革ꎬ最后是生产方式变革ꎮ〔２〕过去数十年间ꎬ以互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演变进程已经对这一规律作出了充分验证ꎬ而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变革也将遵循这一底层逻辑ꎬ率先对传播领域产生重构式影响ꎮ 同时ꎬ它也是数字时代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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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奇点ꎬ更是人类信息传播领域的重大改变ꎬ将推动人类传播活动进入新的时代ꎮ

一、人机传播成为传播活动中新的类型

从人工智能过往历程来看ꎬ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ꎬ其实与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生

活、生产领域的智能音箱、聊天机器人等事物略有相似ꎬ它们都是技术迭代升级的阶段性产物ꎬ并不会

对人产生完全替代ꎮ 相反ꎬ它对新闻传播领域更是生产力的又一次释放ꎮ〔３〕不仅正在重塑传播发展新

图景ꎬ也使得人机传播逐步成为人类传播活动中的新类型ꎮ
(一)ＣｈａｔＧＰＴ 加速了人机传播的发展ꎬ并将重构人类传播体系

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对传播类型的划分一般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等ꎮ 随

着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不断发展和渗透ꎬ以及对传播领域的先导性影响ꎬ人们纷纷对基于

数字技术的传播活动展开了研究ꎬ并提出了社交传播、计算传播、数字传播、智能传播等不同范式或术

语ꎮ 如方兴东等认为数字传播是以全球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全球传播体系ꎮ〔４〕 王秋菊和陈

彦宇认为智能传播是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型传播方式和传播生态ꎮ〔５〕总体来看ꎬ类似观点其实是

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传播新现象、新业态的学理性凝练ꎬ在解释数字时代多元、
新颖的传播活动方面具有积极的适用性ꎮ

但是ꎬ也要认识到ꎬ人工智能与人的互动沟通(包括通过虚拟代理、社交机器人等方式)并不完全

符合长期以来专注于传统传播活动的理论范式ꎬ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与不断演化升级的数字技术之

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ꎬ不仅在解释新型传播活动方面日渐乏力ꎬ在理论体系自身演化方面也面临更多

阻碍ꎮ 为此ꎬ一些学者开始立足新现象ꎬ提出新观点ꎬ建构新理论ꎬ拓展新路径ꎬ如 Ｇｕｚｍａｎ 和 Ｌｅｗｉｓ 便

提出了人机传播的新理念ꎬ畅想了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智能机器协同共存的传播新图景ꎮ〔６〕

从 ＣｈａｔＧＰＴ 这一引起全球热议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来看ꎬ其在智能生成内容方面的惊艳表现ꎬ反映

出其具备天然的传播属性与传播功能ꎬ也决定了它必将对传播领域带来重要影响ꎬ而这一影响ꎬ在目

前为止也被广泛认为是生态级、重构式、颠覆性的ꎮ 虽然目前关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ＡＩＧＣ(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人机传播、智能传播等相关议题仍处于研究起步阶段ꎬ相关实践也在日新月异地变

化中ꎬ当前的诸多讨论或许最终会被证明具有明显的过渡性ꎮ 但归根来看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在传播领域的应

用ꎬ将加速“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两种智能形态之间的竞争、合作、交互、博弈、共生ꎬ也使得这两

种智能之间必然会发生紧密的信息与知识传播ꎬ推动“人机传播”成为传播活动中的新类型ꎬ并将重构

由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等组成的人类传播体系ꎮ
(二)情感嵌入与价值主张是人机传播的重要表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一些基于规则系统、模式匹配、简易程序的聊天机器人就已经出现ꎬ如 Ｅｌｉｚａꎬ可
以通过识别用户输入内容中的关键词ꎬ基于预设规则与文本ꎬ进行完全匹配型的机械式回复ꎮ 此后ꎬ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兴起ꎬ并逐步应用于聊天机器人中ꎬ如 Ｊａｂｂｅｒｗａｃｋｙꎬ能
够模仿人类的交流方式ꎬ并嵌入情感和语气ꎬ以幽默的口吻与用户交流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深度学习、大
数据、算法模型等软件技术的高速迭代ꎬ以及高性能芯片和内存模组等硬件设备的快速发展ꎬ如 Ｓｉｒｉ、
Ｃｏｒｔａｎａ、小爱同学、小度等聊天机器人或智能客服开始大规模普及ꎬ这些个性化助手可以为用户提供

简易的智能服务ꎬ如查询天气、拨打电话、交流聊天等ꎬ显著地丰富了人们的数字生活ꎮ 但是ꎬ它们仅

具有搜集、整理能力ꎬ而不具备学习、创造能力ꎬ在接近真实体验方面仍然存在断裂式的鸿沟ꎮ
而 ＣｈａｔＧＰＴ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ꎬ基于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的训练ꎬ似乎跨越了这一曾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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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不可逾越的鸿沟ꎬ创造了“拟人化”的交流场景ꎬ其语言结构、内容、逻辑、情感等方面非常接近真人ꎮ
这种人机传播特质是从生成到创造层面对人类的“超模拟”ꎬ即在聊天对话、传播信息的过程中给用户

更加真实的拟人感ꎮ〔７〕与以往的聊天机器人不同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能够基于语料库和大量的机器学习ꎬ来了

解人类的思维习惯、语言表达习惯ꎮ 同时ꎬ在 ＯｐｅｎＡＩ 开放 ＡＰ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后ꎬ
ＣｈａｔＧＰＴ 又能基于大量用户的真实语料和数据ꎬ在海量的真人交流反馈中不断提升与人类对话的能

力ꎮ 更重要的是ꎬ它可以在回答中做到拟人化的情感表现ꎬ在输出的内容中嵌入基于算法学习和推断

出的“价值观”ꎮ 诚然ꎬ这些输出结果并不总是合乎人类正常逻辑ꎬ但这种拟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ꎬ将
使得人机传播逐步向人际传播靠拢ꎬ最终ꎬ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达成了几乎和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同等

效果ꎮ〔８〕

二、人工智能成为内容生产的新的主体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出现意味着人工智能在传播活动中已经跨越了“工具属性”的边界ꎬ不再只是传播的

手段、方式或载体ꎬ而是也可以成为传播者和受众ꎬ实现了向“主体属性”的历史跨越ꎮ 这一跨越使得

以“人”为唯一主体的内容生产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革ꎬ此时ꎬ人工智能也成为了内容创作的新主体ꎬ
并可以低成本、规模化、即时性地生产个性化、场景化的各类内容并直接发布ꎬ在质量、效率、效益等方

面表现出远超于人类的巨大优势ꎮ
(一)人工智能实现了从工具性向主体性的跨越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应用ꎬ将使得人工智能从以往传播学理论中的媒介(Ｍｅｄｉａ)
转变成了传播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ꎮ〔９〕更确切地说ꎬ人工智能从此除了工具性这一内在特质以外ꎬ也开

始具备了主体性这一新的特质ꎮ 它既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或手段ꎬ也是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ꎬ更
是信息的接收者ꎬ可以承担受众(Ａｕｄｉｅｎｃｅ)的角色ꎮ 这使得传播场域中的主体实现了颠覆性变革ꎬ从
以往有且仅有“人”这一个主体的传播格局ꎬ转变为了“人”“机”两个主体共存的新格局ꎮ 因为ꎬ传统

意义上的传播终究要在真实的人与人之间进行ꎬ许多传播理论、范式、模式都建立在这一本质前提之

上ꎮ 而在 ＣｈａｔＧＰＴ 时代ꎬ除了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信息传播之外ꎬ可能更多的将是“真实的人类”与“智
能的机器”之间的信息交互ꎮ 此时ꎬ传统以“人”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体系、格局等也将被重塑ꎬ因为生

成式人工智能将和“人”一样ꎬ可以独立生产内容、传播信息、接收信息ꎬ在强算法、大数据、高算力的支

持下ꎬ甚至可以完成传播效果评价ꎮ 此时ꎬ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自身作为

数字劳动“主体”在语言逻辑、人机交互和价值生成上的超越ꎮ〔１０〕

(二)人工智能驱动机器成为内容生产的新主体

从内容生产的主体来看ꎬ基本经历了 ＰＧＣ(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ＧＣ(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和 ＡＩＧＣ 的演变历程ꎮ 传统媒体时代ꎬ专业的媒体机构、主流媒体等是内容生产的主力军ꎬ具
有广泛的权威性ꎮ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ꎬ数字媒体加速普及ꎬ以今日头条、抖音、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爆发式增长ꎬ不断从主流媒体中抢夺内容生产的主动权ꎬ变革性地推动传播权利

不断下沉ꎬ〔１１〕 这使得每个用户都可以成为传播权利的拥有者、传播活动的主导者、传播内容的生产

者ꎬ个体获得了极大的传播赋权ꎮ 而在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规模普及和渗透的新时期ꎬ这一

进程又将推动内容生产的主动权发生新的迁移ꎬ从媒体到个体ꎬ最终转移至人工智能手中ꎮ
此时ꎬ人工智能驱动机器成为内容生产的新主体ꎬ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已有主体的替代ꎬ而是一种

互补与融合ꎮ 在媒体层面ꎬ传统媒体仍然是内容生产的重要主体ꎬ依然延续了已有的权威性、可信度、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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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等传统优势ꎮ 而且ꎬ传统媒体也在紧跟技术发展ꎬ不断突破创新ꎬＡＩ 技术也早已被许多主流媒

体运用到了当前的日常工作中ꎬ如新闻生产、媒体报道、内容传播等ꎮ 主流媒体也在加速“专业化 ＋ 智

能化”的深度融合进程ꎬ不断提高内容生产的质量与效能ꎮ 在个体层面ꎬ广大的社会大众同样是不可

或缺的内容生产主体ꎬ因为“人”始终是生产新内容、贡献新知识的关键所在ꎮ 纵观目前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内容ꎬ其更多是已有要素的“组合”或“模仿”人类的结果ꎬ即根据训练时使

用的语料库ꎬ通过拆解、推断、联想等方式ꎬ模仿人类语言模式ꎬ进而生成内容ꎬ但 ＣｈａｔＧＰＴ 自身并不能

理解内容的真正含义ꎮ〔１２〕为此ꎬ“人”在内容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始终无法被完全替代ꎮ
(三)机器在内容生产中的效率与效益将显著高于人类

在超越工具性、趋于主体性但又无法完全替代“人”在内容创造中主体地位的逻辑前提下ꎬ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价值ꎬ则体现在内容生产的效率与创意质量在“优化”这一

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ꎮ 不可否认ꎬＡＩＧＣ 在创意生产、创意迭代、创意传播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技术优

势ꎬ形成了数字内容与前沿技术持续交互的模式ꎬ这在目前已经初步获得了共识ꎮ 而且ꎬ在算力、算
法、数据的共同作用下ꎬＡＩＧＣ 的效率和质量都将比其他主体实现显著的提升ꎮ 如 ＧＰＴ －４ 在文字流畅

度、内容逻辑性、语言精准度等方面不仅比以往版本明显增强ꎬ即使与专业媒体、普通个体的内容质量

相比也毫不逊色ꎬ而且 ＧＰＴ －４ 在内容生产效率方面比专业内容创作效率具有显著的优势ꎮ
因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内容生产ꎬ将突破当前以程序化创意(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ＰＣＰ)、

动态创意优化(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ＤＣＯ)等为主要表征的、基于简单规则的创意生产内容

范式ꎮ〔１３〕而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模型等神经网络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模

型可以满足大模型、大数据和大计算的要求ꎬ〔１４〕较好地解决语法和语义上的问题以及话题、风格和情

感等层面的需求ꎬ有效提高基于模型生成的文本的质量与效益ꎮ 特别是 ＣｈａｔＧＰＴ 区别于以往人工智

能的显著点在于ꎬ它能够有效运用“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ꎬＲＬＨＦ)来创造符合人类认知常识与价值主张的内容ꎮ〔１５〕 这不仅将推动传播逻辑更趋算法

化ꎬ也使得内容生产可以在效率与效益之间找到最优解ꎬ破解了以人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模式下难以兼

顾二者的经典桎梏ꎮ
(四)人机并列将成为传播领域的新常态

如前文所述ꎬ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ꎬ基于强算法、大数据、高算力的技术优势ꎬ人工智能成为了新

晋的传播主体ꎬ但并不会替代传统专业媒体和广大社会个体的传播主体地位ꎬ而是与现有主体形成了

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生态共同体ꎮ 这一变化将加速“主客二分”的传统传播范式向“人机共存”的新型

传播范式的转变进程ꎮ〔１６〕与此同时ꎬ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ꎬ从以往的搜索工具、
分发工具、呈现工具逐步转型为内容生产者ꎬ或者在目前已经成为了内容生产者的合作者ꎮ〔１７〕 这可能

跨越了阿尔文􀅰托夫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提出的“数字鸿沟”ꎬ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同时兼具“智力”和
“能力”ꎬ其内容生产也将从之前的浅层次信息组合逐步转变为深层次的知识创作ꎬ真正成为了“智能

化”的存在ꎮ 但也要认识到ꎬ由于“马太效应”的影响ꎬ这也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ꎬ使得选择并适

应与人工智能共生共存的人群越来越智能ꎬ而拒绝与人工智能共同演化的人群变得越来越不智能ꎮ〔１８〕

但不论从哪种层面来看ꎬ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将重构现有传播体系ꎬ人机共生、人机协同将成为 ＣｈａｔＧＰＴ
时代的新常态ꎬ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三、数字化口语交流成为新的主要传播方式

目前ꎬ类似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主要通过文字的形式与人类进行交流并开展信息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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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活动ꎮ 但在文字识别、文字转语音、语音识别、语音翻译等技术不断成熟的当下ꎬ可以预见的是ꎬ
ＣｈａｔＧＰＴ 将很快以“说话”的方式与人们进行交互ꎮ 这也预示着ꎬ人类最原始、最古老的传播方式———
口语传播的必然回归ꎮ〔１９〕但这并不是以口口相传、口耳相传的传统姿态回归ꎬ而是以数字化口语的方

式重现ꎬ这既是对传统传播范式的呼应ꎬ也是一种突破ꎮ
(一)人机交互从文本到语言交流已无技术障碍

一方面ꎬ基于文本的人机交互技术链条已经打通ꎮ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ꎬ用户与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交互仍以

文字为主ꎬ通过文本输入与输出进行自然对话ꎬ其界面也是非常简洁的交互式对话框ꎬ用户在聊天框

中输入任意问题或文字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将基于“算法黑箱”提供相应的答案ꎮ 也就是说ꎬ在当下这一时间节

点ꎬ人机已经可以通过文本进行流畅的交流ꎮ 另一方面ꎬ文本与语言之间双向转化的技术链条也已经

基本实现ꎮ 而这一路径的探索与突破ꎬ离不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作用ꎬ它能够基于计算框架和语言

模型ꎬ实现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机器翻译、情感分析等多种拟人化语言功能ꎮ 通俗来讲ꎬ就是让机器

听懂“人话”ꎬ并让机器能够“说人话”ꎮ 为此ꎬ无论是从语音输入法、文字朗读ꎬ还是到智能音箱、语音

助手ꎬ再到目前火爆的虚拟主播、超写实数字人等ꎬ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正在不断接近

与真人交流的真实体验感ꎬ理解人类的语言与文本ꎬ并生成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与文本ꎮ
可以看出ꎬ人机文本交流以及文本与语言的双向转化的技术链条都已经初步形成ꎬ在应用层面也

已经有了诸多产品与新的尝试ꎬ这使得从人机文本交流到人机语言交流只有一步之遥ꎮ 而将前述两

个链条串联ꎬ便可以窥探两条通过语言进行的人机交流路径:一是ꎬ基于文本和语言混合形态的交流

路径ꎬ即“人—语言—语言转文本—文本输入—人工智能—文本输出—文本转语音—人”ꎻ二是ꎬ仅基

于语言单一形态的交流路径ꎬ即“人—语言输入—人工智能—语言输出—人”ꎮ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

代ꎬ这两条路径目前都已经初步解决了技术性难题ꎬ都可以帮助人机实现“无缝”的数字化交流ꎮ 而仅

从路径环节数量来看ꎬ直接通过语言进行的人机交流明显更加便捷、更加高效ꎬ这也预示着基于语言

的交流方式———口语交流在人机传播中的潜在价值与重要作用ꎮ
(二)口语交流一直是人类传播最主要的形式

说话是人的天性ꎮ 相比文字等交流方式ꎬ口语交流一般需要面对面进行ꎮ 而在交流的过程中ꎬ人
们不仅会听到彼此的声音ꎬ更会直观、鲜活地看见对方说话时的表情、形态、姿势等ꎬ也能与对方发生

肢体接触ꎮ 在听觉、视觉、触觉乃至味觉的多重感官作用下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密ꎬ这
是其他交流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ꎮ 简言之ꎬ口语交流拥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社会性等特征ꎬ使得人们

需要深度融入交流过程ꎬ这也促进了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建立与维系ꎮ 也正是因为口语交流拥有

这一不可替代的真实交流体验优势ꎬ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ꎬ口语交流一直是最原始的传播形式ꎮ
即使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数字化多重发展浪潮ꎬ在人类现有的所有传播方式中ꎬ最简单、最有效、最
方便、最频繁的还是口语交流ꎬ这也是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ꎮ〔２０〕

在没有数字技术的传统社会ꎬ传播者和受众需要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ꎬ不通过任何介质直接进

行口语交流ꎬ进行聊天、传唱、演讲等传播活动ꎮ 人们也可以在从事不同工作、做出不同行为的同时ꎬ
进行口语交流ꎬ这强化了人们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行动能力ꎬ促进了基于社交场景、社会网络的信

息传播及知识传承ꎮ 而数字技术使得这些基于口语交流的传播活动不再受制于物理规则的束缚ꎬ而
是可以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展开ꎬ如语音消息、语音通话、视频交流等ꎮ 同时ꎬ受到 ＡＲ / ＶＲ、元宇宙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等新一代技术形态的利好影响ꎬ人们还可以在虚拟化、沉浸式的数字场景中进行超越时间

与空间的口语交流ꎬ获得近乎真实的听觉和视觉体验ꎮ 为此ꎬ不论在传统化的过往ꎬ还是数字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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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ꎬ抑或更加智能化的未来ꎬ口语交流始终是人们进行传播活动的主要方式ꎮ
(三)数字化口语交流将成为新的主流

从文本与语言交流的接力式发展历程来看ꎬ印刷机的出现曾经大幅提升了文字交流在传播中的

地位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口语传播的阶段性没落ꎮ 此后ꎬ随着广播、电话、电视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

展ꎬ基于听觉和视觉的传播形态得到快速发展ꎮ 而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ꎬ数字媒

介场景不断成熟ꎬ口语传播的作用愈发重要ꎬ并逐步以“数字化口语”的形态呈现ꎮ〔２１〕 归因来看ꎬ这是

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得“听觉”这一人类天性的交流功能开始回归ꎬ多感官同步的沟通网络

在数字化场景中得到了重塑ꎮ 因为数字媒介具有相对的时间偏向性ꎬ克服了报纸等传统媒介的空间

偏向性缺陷ꎬ最终逐步达到听觉与视觉均衡、时间与空间均衡的传播局面ꎮ 在听觉回归的必然趋势

下ꎬ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去中心化的新口语传播时代也将到来ꎮ 在数字化场景中ꎬ这便体

现为数字化口语的不断发展以及向主流交流模式的演变ꎮ
在实践层面ꎬ虽然聊天机器人等事物早已出现多年ꎬ人机之间的交流也已经有了语音互动等丰富

的实践ꎬ但由于之前机器自主生产内容的能力不足ꎬ因而数字化口语交流还不是常态ꎮ 根据 Ｇｕｏ 等学

者的新近观点ꎬ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经历算法智能、语言智能和想象力智能三个阶段ꎬ而 ＣｈａｔＧＰＴ 是语

言智能的有力证明ꎬ是继 ＡｌｐｈａＧｏ 之后算法智能的又一个里程碑ꎮ〔２２〕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 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实现低成本、规模化、即时性地生产个性化、场景化的各类内容ꎬ叠加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的优化升级ꎬ这最终将加速人机之间的数字化口语交流成为主流方式的进程ꎮ 同理ꎬ虽然目前在

数字化场景中的交流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和视频ꎬ它们都是内容传播的重要载体ꎬ但这些交流形态

也都需要适应这次数字化口语交流成为主流交流方式的重要革命ꎮ
(四)文字交流在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

传播领域的数字变革催生了融合声音、图片、文字、视频等多模态的传播新语境ꎬ人机数字化口语

交流、视频交流等将成为主导ꎬ而文字交流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将有所下降ꎬ这会对人类的文

字文明产生巨大冲击ꎮ
前文提到ꎬ在文字出现以前ꎬ人类主要的交流方式是口语ꎮ 虽然其具有便捷、自然、天性的传播特

征ꎬ但在无法对语言进行技术性存储的传统时代ꎬ口语传播面临着不可保存、信息易偏误等显著弊端ꎮ
而文字的出现克服了口语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ꎬ使得信息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保存能够跨越

时空并进行积累与沉淀ꎮ 文字也因其在精要性、逻辑性等方面的优势ꎬ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口语在传

播活动中的地位ꎬ并在以报纸、杂志等为主的大众媒体时代一度成为了主要的传播载体ꎮ
从口语的角度来看ꎬ伴随着技术的演化ꎬ留声机、录音机、各类数字语音设备不断涌现ꎬ人们可以

通过数字语音系统采集、传输、存储语音数据ꎬ实现对语音、语调、内容等多个维度的保真处理ꎬ也能对

采集到的语言进行高质量的编辑、音效处理、对外播放等ꎮ 这使得口语交流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ꎬ如微信语音、视频通话已经广泛普及ꎬ释放了人们的听、说功能在传播中的潜力ꎮ 但从文字的角

度来看ꎬ恰恰因为口语交流的回归ꎬ使得人们通过文字进行交流的频率受到了显著影响ꎬ一些原先使

用文字交流的场景ꎬ现在可以通过语音、视频通话的方式完成ꎮ ２０２０ 年的一项移动社交用户交流方式

调研数据显示ꎬ仅有 １２. ５％受访用户倾向使用视频方式进行交流ꎬ而实际使用占比通常要更低ꎬ即文

字交流仍是主要形式ꎮ〔２３〕但在 ２０２１ 年的调研中ꎬ移动社交用户中使用视频配对功能的人数占比增长

到了 １８. ３％ ꎬ而使用文字聊天功能的人数占比则变为 ５８. ７％ ꎮ〔２４〕 这表明虽然文字交流仍然是主要的

传播方式ꎬ但其重要性已经开始受到了影响ꎬ而在数字化口语交流逐步回归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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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冲击也必将加剧ꎮ

四、ＣｈａｔＧＰＴ 推动人类传播活动发生革命性变化

可以发现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火爆也加速了全球各行各业的“智能化”升级进程ꎬ而且这一进程存在明显

的不可逆性ꎮ 具体到传播领域ꎬ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对人类传播活动带来深刻的、
不可逆的影响ꎮ

(一)人机传播的不对等性不断增强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与人类传播活动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狂飙突进的变化过程中ꎬ在人类海量的多

模态数据训练基础上ꎬ机器的内容生产能力会迅猛提升ꎬ在信息、知识等内容数量和质量领域ꎬ或许会

超过人类ꎬ这使得人机传播的不对等性明显增强ꎮ 已有实践显示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生成的内容经常看似结构

合理ꎬ但它受限于训练所需的数据集质量以及既定的算法模型ꎬ它给出的解答可能会是“正经地瞎

说”ꎬ即使是最新版本的 ＧＰＴ －４ 也会出现这些问题ꎮ 这种误导性的内容生产ꎬ反而对受众的辨别能

力、知识储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ꎬ也提升了人机传播的不对等性ꎮ
一方面ꎬ人类的知识储备能力远远不如拥有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的人工智能ꎬ这使得许多个体

在不经过深度思考和反复核查的情况下ꎬ可能无法辨别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内容、对问

题的回答ꎬ究竟是真实有效ꎬ还是凭空捏造ꎬ甚至颠倒黑白ꎮ 另一方面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虽然具有信息反馈机

制和纠正算法ꎬ但这往往需要受众明确指出其给出的答案存在错误ꎬ它才会主动承认这一错误ꎬ并给

出新的答案ꎬ至于这个新的答案是否真实有效合理ꎬ仍然需要进一步辨别ꎮ 这使得人机传播中始终存

在“人机博弈”的现象ꎮ 此外ꎬ人工智能在智能传播范式中具有典型的垄断性潜力ꎬ因为人在传播活动

中的主动权、能动性都受到了明显的弱化ꎬ处于明显的不对等地位ꎬ不管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权利ꎬ抑
或伦理都将面临新的危机ꎮ〔２５〕

(二)信息内容的不可控性有所增强

进一步来看ꎬ人与机器在类似数据存储度、信息丰富度、内容真实性等方面的不匹配性ꎬ使得信息

内容的不可控性显著增强ꎬ也为散布虚假信息、恶意传播ꎬ乃至无意传播滋生了灰色空间ꎮ〔２６〕 虽然

ＣｈａｔＧＰＴ 是基于大规模语言模型技术的人工智能产物ꎬ在底层技术架构、算法模型设计、训练数据集等

方面也遵循了现实世界的社会道德、法律规范ꎬ能够避免出现明显的违法违规问题ꎮ 但是ꎬ即使是

ＧＰＴ －４ 也面临专业性不高、缺少把关机制、容易产生虚假内容等切实挑战ꎮ
一方面ꎬ这可能会对新闻传播的公信力造成损害ꎮ 因为 ＣｈａｔＧＰＴ 可能会生成虚假或错误的内容ꎬ

进而误导相应的传播主体ꎬ虚假信息、无序传播、恶意传播又会进一步误导舆论环境ꎬ增加人们对专业

媒体ꎬ乃至整个新闻传播场域的不信任度ꎬ从而产生信任危机ꎮ 另一方面ꎬ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

产方面的高质量、高效率也为内容审核的壁垒提出了更高的挑战ꎬ不仅会加大内容监管与治理的难

度ꎬ也会进一步带来更高的传播风险ꎮ 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ꎬ这将进一步引发新闻内容价值

日益平庸的风险ꎮ 而且ꎬ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方面具有极高的效率ꎬ这使得未来人工智能生产

的内容数量将远远超过人类生产的内容数量ꎮ 体现在舆论场中ꎬ这便是绝大多数内容可能都由人工

智能生成ꎬ如果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虚假混乱ꎬ那么整个舆论场也将面临舆论失控、公信缺失等风险ꎮ
总之ꎬ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越来越多并难以辨析ꎬ社会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信息不可控性

和治理难度也将明显增强ꎮ
—８６—

　 ２０２４. ６􀅰学术前沿



五、结　 语

虽然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ꎬ但可以明确的是ꎬ这会将人类

的传播活动又一次推向历史性的变革ꎬ它是人类信息传播史上又一划时代的里程碑ꎮ〔２７〕 在传播领域ꎬ
它突破了技术固有的工具属性ꎬ实现了向主体属性的跨越ꎬ并颠覆性地改变了传播主体格局ꎬ实现了

从“人”向“人”“机”并存转变ꎻ与此同时ꎬ也催生了人机传播这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将占据主要

地位的传播新形态ꎬ促使数字口语交流成为新的主流方式ꎻ但是ꎬ也会对整个传播领域带来由内而外

的改变ꎬ特别是会带来主体不对等性、内容不可控性等风险ꎮ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ꎬ既需要始终坚守

“人”的主导性ꎬ也需要强化价值引领与意识赋能ꎬ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领域在变革与发展

中坚守正确的方向与道路ꎮ 最后ꎬ从传播学视角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走向展开前瞻性分析

也是一个重大、紧迫的理论问题ꎬ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ꎬ以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传播大变局ꎮ

注释:
〔１〕〔１１〕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 ＣｈａｔＧＰＴ 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ꎬ«新疆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２〕陈刚:«思想、理论与方法———创意传播管理的发展»ꎬ«广告大观(理论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３〕张洪忠、黄民烈等:«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技术逻辑、社会影响与传播学未来»ꎬ«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４〕方兴东、钟祥铭等:«论数字传播学的崛起———传播学新范式的演进历程、知识体系和路径选择»ꎬ«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５〕王秋菊、陈彦宇:«多维视角下智能传播研究的学术图景与发展脉络———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ꎬ«传媒

观察»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ꎮ
〔６〕Ｇｕｚｍａｎ Ａ ＬꎬＬｅｗｉｓ Ｓ Ｃꎬ“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Ｈｕｍａｎ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２０ꎬ２２(１)ꎬｐｐ. ７０ － ８６.
〔７〕〔１６〕王建磊、曹卉萌:«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传播特质、逻辑、范式»ꎬ«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８〕匡文波、王天娇:«新一代人工智能 ＣｈａｔＧＰＴ 传播特点研究»ꎬ«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９〕姜泽玮:«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应用探讨»ꎬ«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０〕曹克亮:«人工智能的神话:ＣｈａｔＧＰＴ 与超越的数字劳动“主体”之辨»ꎬ«长白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１２〕任孟山、李呈野:«从电报到 ＣｈａｔＧＰＴ:技术演进脉络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史论»ꎬ«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１３〕Ｃｈｅｎ ＧꎬＸｉｅ ＰꎬＤｏｎｇ ＪꎬＷａｎｇ Ｔꎬ“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Ｉ”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ꎬ２０１９ꎬ４８(４)ꎬｐｐ. ３４７ －３５５.
〔１４〕张重毅、牛欣悦等:«ＣｈａｔＧＰＴ 探析:ＡＩ 大型语言模型下学术出版的机遇与挑战»ꎬ«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５〕喻国明:«ＣｈａｔＧＰＴ 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重构»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１７〕邓建国:«概率与反馈: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智能原理与人机内容共创»ꎬ«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１８〕杜骏飞:«定义“智能鸿沟”»ꎬ«当代传播»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１９〕焦宝、张雅雯:«从元宇宙到 ＣｈａｔＧＰＴ:人际传播场景的回归»ꎬ«东南学术»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２０〕陈刚:«北大陈刚:智能语音与广播媒体悲剧时代的到来»ꎬ搜狐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１５０３９２５４＿９９９６２３１８ꎮ
〔２１〕王媛:«“口耳相传”的数字化重建:社交媒介时代的口语文化»ꎬ«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ꎮ
〔２２〕Ｇｕｏ ＣꎬＬｕ ＹꎬＤｏｕ ＹꎬＷａｎｇ Ｆ － Ｙꎬ“Ｃａｎ ＣｈａｔＧＰＴ Ｂｏｏｓｔ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ｒｔ”ꎬ

ＩＥＥＥ / Ｃ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２０２３ꎬ１０(４)ꎬｐｐ. ８３５ － ８３８.
〔２３〕艾媒咨询:«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移动社交行业研究报告»ꎬ艾媒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ｍｅｄｉａ. ｃｎ / ｃ４００ / ７６２０５. ｈｔｍｌꎮ
〔２４〕艾媒咨询:«２０２１ 上半年中国移动社交行业研究报告»ꎬ艾媒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ｍｅｄｉａ. ｃｎ / ｃ４００ / ７９５１０. ｈｔｍｌꎮ
〔２５〕钟祥铭、方兴东等:«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ꎬ«传媒观察»２０２３ 年

第 ３ 期ꎮ
〔２６〕刘智锋、吴亚平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ꎬ«情报杂志»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ꎮ
〔２７〕方兴东、顾烨烨等:«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传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解析社交媒体主导权的终结与智能媒体的崛起»ꎬ«现代出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责任编辑:马立钊〕

—９６—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传播变革与发展研究: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例


